
婚姻 平衡表
文/刘燕敏

挪威的 《婚姻法》中 有这 么一条规定 ：凡在政府注册
结婚的 人 ，婚前必须接受培训 ，期限一周 。由 于对培训的
内容未作具体规定 ，因此该 国 的婚前培训 ，是世 界上最
丰富 多 彩的 ，讲座 、画册 、实体演 习 ，应 有尽有 。前不
久，一家婚姻学校 为提高婚姻教学质量 ，向 国 际社会

广泛征集教学软件 ，其 中 来 自 美 国 的一张婚姻资金
平衡 表 中 标 。下 面 是这 张 平衡表

的内容：
注册资 本金 ：三年或三天的

恋情 。它是婚姻开始营运的 第
一笔资金 ，也是启动资 金 。这
笔资金一般在孩子到来时用
光，但 也 不绝 对；善于经营
婚姻 的 人 到时会稍 有 节
余，管理能 力 差或摊子铺得较大的人 ，则可

能提 前 用 光 。
各项 存 款 ：体 谅 、关 心 、容 忍 、和

解、求 饶 、甜 言 蜜 语 、装 聋作 哑及 在
许多 小 地 方 表 现 出 的 不 经 意 的
关爱 ；接 吻 、拥抱 、鲜 花 、财 富 、

留言 、散步 、挥手 、和 谐的性
生活 、意 想 不 到 的 浪 漫 等

等，构成总存款的 各项
内容 。本 栏 目 的 最

大特 点 是 小 额 、
零碎 、稳 定
性差 。小 额

即金额

不大 ，用 银 行 的 属 语 表 达 笔数 多 ，发 牛 的 频 率快 ，也
指百 元 以 下 ，之 所 以 这 么 就 是 说 每 时 每 刻 都 能 发
说，是 因 为 巨 额 的 、大 笔 生 ，三 毛 、五 分 都 可 能 出
的，到 目 前 为 止 还 没 有 发 现 ；稳 定 性 差 主 要 表 现 在
现，那 怕 是在 一 夜 暴 富 的 一 旦付方 出 现冲 突 、争执 、
人的 婚 姻 帐 户 上 ；零 碎 的 吵架 、猜疑 和 不忠的行 为 ，

该项存款的余 额就迅速下降 。经过 上 百 万 人 的实践证
明，把 该项余 额做 大 的 方 法 只 有 一 种 ，那 就 是 持之 以
恒，日 积 月 累 ，小心对方的 变化 。

各项支 出 ：冲突 、争执 、赌气 、吵架 、猜疑及一 切不 忠
的行为 ；邋遢 、懒惰 、冷漠 、失 业、贫穷 及所有 的不 良 嗜好
和突 发性灾难构成总支 出 的 各项内容 。本栏 目 具有三 大
特征 ，即整笔 、大额 和突 发性 。所谓整笔 、大额 ，即它的冲
减力是不带小数 点的 ，一次 小小的 冲突就有可能把你们
花十年时间培养 的感情大块地卸掉 ，有时甚至可能把存
款方的 余额一次性冲减为零 。突 发性即不可 预料性 。也
就是 说 ，出 门时还 笑逐颜开 ，半路上就可能翻脸 ，本 来 正
卿卿我我 ，一个不期而至的 电话 ，就能立即使双 方不欢
而散。这 三 大特征无论哪种特征 出 现 ，都会使存款方 出
现持 久 低迷现象 。

损益 ：存款方减去支 出 方 ，如果为正数
即表现为盈余 ，说 明你的

婚姻处 于 良 性运行状态 ；存款方减去 支 出方 ，如果为零 ，
即双 方持平 ，说 明你的婚姻处 于疲 惫状态 ；存款方减去
支出方 ，如果 为负数 ，即 表现 为 亏损 ，说明你的婚姻处于
恶性运行状态 ；如果这种状态持续过长 ，则要作好随
时被消 户 的准 备 。

备注：有些夫妇为了一丁点的事情便闹得 不
可收拾 ，甚 至 离婚 ；有 些夫 妇 经过 大风 大
浪，甚 至无数的争吵 ，却能相安无事 。好
多人 对此 表示不解 ，其实 只 要看看他
们婚姻帐 户 上的存款余额就能明 白 ，
因为 资 金雄厚与资金 单薄对金融风

暴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。在三 百
多种 自 荐 的 婚 姻教学软件 中 ，
这张 婚姻平衡表之所以入选 ，

据说是鉴 于银 行 资 金 平 衡 表所 产 生
的魅 力 。因 为 在西 方 世 界 ，大 凡实
业界 的 百 万 富翁 ，多 数有 一 个
稳固 的 婚姻 ，其 稳 固 的 原 因 ，
经研究 发 现就在于他们经
常看 银 行的 资 金平衡
表，这 种收支平衡 原
理，使 他 们 无 形
之中 应 用 到
了婚 姻
当中 。

不该追寻的梦
□文/赵志 华

我

永远 都
忘不 了 她

她曾 是 如 此 的
美丽与超然 。
第一 次 认 识 她 的

美丽是在故 乡 的集镇上 。那
时她正在城里读大学 ，历 史 古城

浓厚的 文化积淀 ，把她滋润成一枝婷婷
玉立 的 荷 。那 天她跟 着 母 亲 在街 道 上 卖 油

糕，我看 见她穿着 米黄 T恤牛仔短裤 ，修长的
臂膊在阳 光 下 闪 着 象 牙般 圣洁 的 光茫 。她梳 着 两

根小 辫 ，柳叶眉，瓜 籽脸 ，一双 灵动的丹 凤眼 在左顾
右盼 中 闪烁着青春的 光辉 。她的母亲 看 见我 ，便热情的
拉住我叫 我尝尝她的 手艺 ，可 是我却 紧 张得脸红 心跳 ，

口干 舌燥 。她对我嫣 然一 笑 ，算是打招呼 ，可 是慌 得我把
热油糕咬 了 一 口 ，粘稠的 糖汁 烫得我赶 紧 又 吐 了 出 来 ，她

笑得 花枝乱颤 。她 的 母 亲 一 边来 接 我手中的 热 油 糕 ，一 边
骂，死女子 ，有啥好笑的 ？她一边笑 着抹眼泪 ，一边拿 出 一 只
小碟 ，很麻 利地 切了 几 只 油 糕 ，递给 我 。我猜那 会 儿我的 脸
肯定红成了 鸡冠花 ，在接小吃碟的时候 ，我的心跳得更加厉

害，以 致 于 手 都 有 些 发
抖。我坐在凳

子上 不

敢动 筷
子，她 说

你吃 吧 ，不
烫。接 着 又 递

给我一杯水 。
她毕 业 后 被

分回 了 故 乡 的 县
城，而我 却 调 到 了 城

里。我 永远 不能 忘 记她
送我的那一刻 。

那天 下 着 小 雨 ，她
穿着 一 身 咖啡 色 套 裙 ，
打一 顶 湖 蓝 色 小 伞 ，文
静而 又 典雅 。她 送 我到
车站 ，一路上 几乎没有 说什么话 。当 我终 于要 去 上 车 的 时
候，我们压抑太久的情感的浪涛终于咆啸了 ，她的 泪水夺眶
而出 ，成串地滴落下来 ，泪水也模糊 了我的 双眼 。我听见她
带着哭腔地叫 了 声 “哥哥”，泪 水 中 ，我看见她双手捂住脸 ，
蹲了下去 ，那把湖蓝色的小伞也跌落在了泥水中……

那晚我写 了 一封信寄给她 。至今我还记得有这样 的 句
子：“如果我是你眼中 的一颗泪珠 ，我会沿着你的脸颊落下 ，
如果你是我眼 中 的泪珠儿 ，我不会哭 ，因为我怕失去我最爱
的你……”几天后 ，我收到 了 她的 回 信 ，信 中 说 ：“可是
我会把那泪珠儿风干 ，然后用 爱把它 穿成一挂项链 ，
挂在我的胸前……”可是 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
并没能走到一起 ，但她却带走了我初恋的浪漫 。
我曾多少次为她黯然神伤 ，多少次梦 中哭醒 。

我并没有忘记她 。
时间很快的从身边流过 ，当我的额头悄

悄刻上岁 月 的印痕 ，在我孤独的时候 ，蓦
然回首 ，我还看见她穿着米黄 T恤牛仔
短裤 ，荷花一般站在我记忆的深处 。

今年中秋节回家看望老母时 ，找
朋友打听她的消息 ，一开始他们都
说她一切都好 ，只是不知道她的电
话。我看出他们是在敷衍我 。一追

问，他们都说你别找她 了 。可
是我不 ，继续追问 ，才知她

已做 了 一 个 私营企
业主 的情人 。这

个消息如晴天
霹雳 ，震 得

我头 晕
眼花。

我

渴望见她 。可朋友们都说我天真 ，并
且问我见到她说什么 ？怎么说 ？可是
我还是想见见她 ！朋友们便帮我联
系，但是电话打通后 ，她什么也没说
就关机了 ，直到我走 。

我走的那天是个阴 天 ，上 了班
车我坐车窗 前 ，眼一瞥看见在一辆
车的旁边 ，站着 一个穿着红 色羊毛
衫的女人 ，再一看 ，那身段 ，那脸型 ，
那眉那眼分明就是她 ！
　我急匆匆地跑下车去看她时 ，她

一闪就不见了 。我跑出大门 ，看 见她
一边走 一边回头看了一眼，就急匆匆
地朝前走 。我拨通她的手机 ，可是她
只说 了 这样一句话 ：“我见到你了
… …珍重……”就再也没了声音 。

过了一段时间 ，她把我曾经写
给她的所有情书都寄给 了我！并写
了一句话：“你要是不追寻这个昔
日的梦该有多好？”

是啊！我要是不再追梦 ，在我
心里 ，她不是依然那样
圣洁么？我

的心在流血 ！
可是生 活 又 怎能 简

单的用一个 “错”或
者“对 ”来衡
量呢？

婚
姻
是

盘

棋

文
/
梁
青
岭

我虽然不
精通 下 棋 之
道，但 对 下 棋
却有着一种莫
名的 向往与偏
爱。每每 见 到
在路旁和浓荫
树下 的 对 弈
者，我 总 是 禁
不住 想 去 观
看。不 但我 有

这个 习 惯 ，我 发现众 多 的 男 人都有 围观的
嗜好 。面对对弈 者那全神贯注又彼 此互不
相让 ，有时争得脖子粗脸红 ，有时甚 至掀
翻棋盘 又 和好 重 来 的 场
景，我觉得颇有某种 象征
意味 。

婚姻若 棋 ，对弈的 永
远是一 男 一女 。两 个 人 从
相识到相爱 ，从相爱 到相
知，就是在茫茫人海 中 寻
觅下棋 对手的过程 。当 男
女双 方 在鞭炮 的 祝 福 声
中步入婚姻的 围城 ，彼 此
的对弈就 已 经拉开帷幕 。
男人 的 第 一 步 棋 就 是 想
如何讨得女人的 欢心 ，而
确定 自 己 在 社 会 家 庭 中
的地位 ，而女人的 第 一步
棋则是 ，怎样 向 自 己 所爱
的人 展 示 自 己 独特 的 魅
力，让 自 己 既 美 丽 又 动
人。经 过 多 次 的 反 复 较
量，彼此开 始摸透 了 对方
的棋 艺 ，于是 ，男 人 开 始
以守为攻 ，从 奴 隶晋升 到
将军 ，而女人则 变成 以攻
为守 ，从主人变成仆人 。

我记 得有一幅漫 画 ，
极其 形 象 生 动地再现 了
婚后 男 女心态的 变化 。婚
前，一个 男 人晴 天打着 伞
去追 女 人 ，婚 后 ，一 个 女
人雨 天 抱 着 孩 子 追 赶 着
打伞 的 男 人 。这 就是一盘棋 的 一个 过程 。
这个过程有 的 是靠悟性取得的 ，有的 则是
靠惯性偶然促成的 。

在对弈 的 过程 中 ，有 的 女 人 往 往故
意让 男 人一招 ，然 后乘其洋 洋
得意 中 ，瞅 准时

机，将 男 人 置
于“死 ”地而 后快 ；有 的 男 人 往往装 糊涂 ，
然后趁对方放松警惕时而奋 力 出击 。在
彼此较量的过程 中 ，出现了 成功的 男
人和女 人 ，而其 中 的 奥 妙却 是 ，女
人的 贤惠为 男 人的成功 架起 了 一
道云梯 ，而男 人 的无情则 为女人
的成功奠定了 基石。

男女 双 方 对 弈 的 过 程 中
彼此改变和 影 响 着 对 方 ，于
是，出 现 了 堕 落 男 人 的 身 后
往往 有 一 个 贪 婪 的 女 人 ，女
人在 对物欲 的 贪 婪 中 ，将 配
偶送 进 了 牢 房 ；成功 女 人 的

背后往往有 一 个愚 蠢 的
男人 ，男 人 在 对婚姻 的
伤害 中 ，将 配 偶 推 上 了
令人瞩 目 的排行榜 。

婚姻 若 棋 。在 男 女
相互拼杀 的 过 程 中 ，往 往
发生 戏 剧性 的 变 化 ；当 男
人想 征服女 人 时 ，自 己 却
稍不 留 神成 了 手 下 败将 ，当
女人 想输掉 一 局时 ，自 己 却
占了 明 显 的 优势 。正 所谓有
心栽花 花不成 ，无心 插 柳 柳
成荫 。

有人 在 下 棋 的 过程 中 相
信智慧 ，认为 如何下好婚姻这
盘棋 至 关 重 要 ，有 人 相 信 命
运，认为是胜是败无法预测 。我
认为 ，婚姻这盘棋既靠 智慧 也逃
脱不 了 命运 。智慧 可 以 对婚姻的
棋艺进 行调整 ，而命运 则是无 法
改变 的 ，即所谓婚 姻是 “亲 密
敌人 ”的永远 的 战争 ，每一个
人都无 法避 免或逃避这场令人
瞩目 的 两 性战争 ，在这 场战
争中 ，愚 蠢 者 想速 战速 决 ，
聪明 者 则 力 求 打 持 久
战。前 者 是 一 锤 定 音 ，
后者 则欲擒故纵 ，在你
来我 往 的 交 战 中 ，
凡是 相 濡 以 沫

的夫 妻 只 有 和
棋而 无 赢
家。

来
世
变
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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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万 叫 万 事 成
陕南 人 ，是我 们煤矿 掘 进 队 的一
名协议 工 ，老 万 为 人 诚 实 ，干 活 卖 力 ，
有两 大 “业 余 爱 好”，一 是喝 酒 ，二 是

赌钱 。老 万 做 事 很 少 成 功 ，但 最 成功
的事就是娶 了 个 漂 亮 能 干 的 老婆 。老
婆决定 嫁给他的 时 候已 经 28岁 ，因 为
年龄 的 关 系 ，她
不能 做 出 更 好 的
选择 。他 家 的 事

都是老婆做主 。
老万 喝 酒和

做人 一样实在 ，
端起 杯子 就仰
脖子 往 嘴 里
倒，三 两 酒
下肚 ，脸 红
得象 猪 肝 ，
话闸 子 也 打
开了 ，说 到
动情 处 ，就
红着 眼 睛 流
泪，愈 发 能
喝，别 人 怎

么劝 都 不 肯 罢
休，他 一 直 到

烂醉 如 泥 。老 万
爱赌钱 ，什 么 “牌

九”、“麻 将”、
“ 扎 金 花”、“飘 三

叶”等 等 ，是 来 者 不拒 ，
而且每赌必输 ，输完了 就借 ，

因此 逢 年 过 节 他 家 总 有 债 主 登
门。他 赌 钱 时 ，只 要 有 人 说 一
句：“你 老 婆 来 了”，他 就 会

大惊 失 色 ，立 即 放 下手 中 的
赌具 ，抬起 屁股就走 。一天他

趁老婆带孩 子 回 娘 家 ，就 出
门赌钱 ，没 想 到 老婆 晚 上 回 来 了 ，他 回 家 时 老
婆不给 开 门 ，他就不停地敲 门 ，老婆 气极 了 ，

把门 打 开 ，他 还 没 看 清 老 婆 模样 ，就挨 了 两
个月 光 ，正 想进 门 ，只 听 “砰 ”的 一 声 门 又

关上 了 ，结 果 他在寒风 中 站 到 了 天亮 。
老万 不善耕 种 ，一样 的 水 地 、化肥和

农药 ，他 种 的 稻 子 总 是 比 别 人 少 收 二
成，多 亏 在 镇 上 做 工 的 老婆 会 算计 ，

才勉强度日 。老 万 到 中 年 时 ，生活

就很 艰 难 ，因 为 三 个 孩 子 都 上
学。一 次 老 婆给 他两 百 块钱让

他到 外 地打 工 挣 钱 ，一个
礼拜 后 ，老 万 又 回 来

了，兜 里 只 剩 下 一
块八毛钱 。最

后她老 婆 又
托熟

人将 他

介绍 到 我 们 矿
干协 议 工 ，别
人一 年 都 能 攒 个 万

儿八 千 的 ，他
一年 最 多 只 能 寄 回 去
三千 元 ，其 余 的 都 在
“ 业 余 爱 好 ”中 消 费

了。今年 中 秋 节 ，我约 几
个掘进队 的 朋友到家吃饭 ，
老万 也 不请 自 到 ，喝 酒 的 时候
我笑 着 问 老万：“你们家 女 强 男
弱，婚姻关 系是如何维持的？”老
万说：“兄弟 ，这你就不懂 了 ，女
人要 哄 。我在 家 特 听老 婆 话 ，老婆
让我朝东 我 不朝 西 ，做 饭 、看孩子 、喂
猪、洗 衣 服 我都很主动 ，尽 管我没什么
本事 ，老 婆一样喜 欢我 。有 时 候 ，我赌钱
输了 ，老 婆就哭 着 发牢骚 ：当 初真 是瞎 了
眼，嫁了 你这 个不争气 的 东 西 。我

就哄她 说 ：老 婆 ，别 生 气 ，你
的大 恩 大 德 这 辈 子 是 没 法
报答 了 ，来 世 我 变 成一
条狗 ，供你使唤 ，老婆
这时 候 就 会 破 涕 为
笑。”我 说 ：

“ 老 万 ，你 不
能把 赌 钱 的
习惯 改 了
么？”老万
说：“我
只能 尽 量
改，但
是老 婆
不在 身

边，有时候就控
制不 住 自
己。”喝 着 喝
着，老 万 又 多
了，还 不停地要
酒，最 后 不 喝
了，老万又 要打
麻将 。我说家里
没麻将 ，他就闹
腾个 不停 ，一 直 到
深夜还 不 走 人 ，有
人出 了 个主意 ，拨
通他 家 的 电 话 。他
老婆让他接 电 话 ，他 接
过电 话 ：电 话 里 传 来 了
老婆 的 骂 声 ：“万 事
成，你 个 狗 东 西 ，再 不 回 去
睡觉 ，我 明 天 就 过 去 扒 你 的 皮

……”老 万 才 放下 电 话 ，乖
乖地和 几 个 朋 友

走了 。

爱
情

总
在
细
微
处

□
文
/
文
涛

爱
情的

神奇 与
美妙 在 影

视、文 学作
品中 ，总是那

么缠 绵 悱 恻 、轰
轰烈 烈，可 银 幕

之外的 爱情却是琐碎
而平淡 的 ，以 至于人

们在 为 银 幕 上 的 爱 情感
动时 ，再 看 身 边 的 爱

情，内 心产生 的距 离和失
落感就愈发 明 显 。

有一 对 差 点 离 异 的 夫
妻，他 们 的 故 事 能 让 人 咀
嚼。丈夫在 外面应酬 多 ，接

触的 都 是 些 高 雅 而 有 情 趣 的
“ 上 层 人 士”，逐 渐 地 ，他

觉得 妻 子 太 “家 庭 妇 女 化 ”
了，而 且 两 人 在 许 多 事 情 上
的看 法 差 距 越 来 越 大 。丈 夫
提出 离婚。临分手时 ，丈夫问即将搬 出 去
生活 的 妻 子 ：“还 需 要 我 为 你 做 些 什
么？”妻子 平 静地说：“我 为 你做 了 10
多年 的 饭 ，现 在 只 想 要你 也 下厨 为 我做
一餐 饭。”丈 夫答应 了 妻子 的 要求 ，一

大早 就 去 菜 市 场买 菜 ，然 后 洗菜 ，
系上 围 裙炒 菜……妻 子 一 直 在 旁 边

平静地看 着 。等一桌 丰 盛 的 饭菜摆
上桌 后 ，丈 夫端起酒杯 ，对妻子说

了声 “对
不起”，事 情 便

随之 出 现 了 戏剧性的 变化
——他 开 始请 求 妻 子 原谅 ，说 他

不想离婚了 。
通过做一顿饭 ，这位丈夫 重新审视

起了 妻子 对 自 己 的 爱 ，特别 是站在煤气
灶前 的那种 感 受特别强
烈——通过呛人的 油 烟
味，他看 到 了 楼下那嘈
杂的 菜市场 ，这是妻子
看了 10年 的 “景
色”。灶 台 前是妻子看
待社 会和生 活的 角 度 ，
而他偶尔有空 也 只 是在
摆满盆景的 阳 台 上看看
大街上 的 车 水马 龙 。站
在妻子 的 角 度来观 察 生
活，他便觉得她平时对
自己唠叨 的 一些家 务事
有了许 多 情趣 。

还有 一 对 同 样即将
离婚的 夫 妻 ，他们要 分
手是 因 为 妻子总 嫌 丈夫
太猥琐 ，没有 男子 汉 气
概。他们 决定 出 去旅游
一趟 ，然 后好合好散 。
当他 们 从 庐 山 回 来
后，两 个 人 却 和 好 如
初了 。原 来 ，在 山 上
看风 景 时 ，妻 子 注 意

到，每 当 自 己 走 在 一 侧 是悬 崖 的 山 路 上
时，丈 夫 总 会 悄 悄 地 走 在 靠 悬 崖 的 那 一
侧。这 让她 想 起 每 次 过 街 时 ，丈 夫 这 个

“ 小 男 人 ”总 会情不 自 禁去牵她的手……
终于 ，她主 动伸 出 手 去 ，牵住 了 路 上 一
直与 她 保 持 着 一 肩 之 隔 的 丈 夫 的 手 ，还
说她永远也 不 会放手了 。

对我 们 来 说 ，蕴 含 在 日 常 细 节 之 中
的爱 情 体验 更 真 实 、更 弥 足 珍 贵 。爱 情

的细 节 是 一 些 散 落 在 生 活 中 的 、
泥沙 所 不 能 湮 没 的 珍 珠 ，能

用欣 赏 的 眼 光 将 这 些 珍
珠串 起 来 并 珍 藏 着

的人 ，才 是 幸
福的 。

爱情小计
□ 文 /杨 建 华

在从 公 司 回
宿舍 的 路 上 。同 事 刘 平

对我说 ：“我 绝 不 会 爱 上一个
主动追 求 男 孩 的 女孩。”刘 平

是客 户 服 务 部 的 主管 ，他条 件 相
当好 ，英俊 、挺拔 ，精通英文及 电脑。“身
为女孩 ，”刘平继续说 ，“就应该高傲 、矜

持，专 等 男 孩 去 追她 ，怎么 能反过来主动追
男孩呢？”
这时 ，不知怎地 ，一块桔子皮落到了 刘平的

后颈 窝 。他连 忙转 身 ，发 现肇事 者 竟 是一位女
孩，此时女 孩 正 惊讶地往外伸 着 舌 头。“对不起。”
女孩说 ，“我本来要把桔子 皮扔到你前面 的果皮箱

的，没想到扔偏 了。”说完 ，女孩垂着头 ，从我们 身边
急急地走开了 。

“ 这 女 孩 好
像是公关 部 的。”
待女 孩 走 后 ，刘
平对 我 说。“嗯 ，
好像 是 吧。”我应
了刘平一句 。

要不 是 接 下
来在食堂那一幕 ，也许刘 平对那个女孩 的 了 解 会 到此
为止 。然而 ，命运让刘平在三十分钟之后再次跟女孩遭

逢，因 了女孩手中 滑落的 餐具 。刘平正排队打饭 ，女
孩洗羹匙 的 餐具里装着水 ，餐具从女孩 的手 中 滑落
在刘 平 的脚 后 ，溅湿 了 刘平的裤子和球鞋 。

“ 对不起。”那女孩满脸歉意地说 ，“我不是有
意的。”

“ 怎么又是你？”刘平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。
“ 又是我？”那女孩一边拾捡餐具一边说 ，

“我们见过面吗？”
“ 当 然 ，就在半小时前 ，你用 桔子皮

击中 了我的后脖！”
“哦 ，原来是你！”那女孩把眉

毛矜持地一扬 。
“ 你是 公关部

的吧？”刘平问 。

“ 我是什 么部
的，跟桔子皮 应 该没什么
关系 吗 ？我 已经道过歉了。”

刘平碰 了 一鼻子 灰 。不过 ，刘
平可不是一碰 了 壁就灰 心丧气的
人，他越挫越 勇 ！第二天 ，他就打听到 了
那女孩 的部门和宿舍号 。

半个 月 后 ，刘平约她 去 看了 第一场 电影。
一年 后 ，他们坐上了 去首都北京的 列 车 ，开

始了 他们浪漫 的蜜月 旅行。
“ 真 难 以 置信 ，在 列 车 上 ，新 郎 刘 平 无 限 感 慨

地说 ，”我们能成 为 夫 妻 ，仅 仅 是 因 为 那块扔 偏 了 的
桔子 皮！”

“ 我才不会扔偏呢！”新娘子满脸红光 。
“ 你 ，你是说 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预谋？”

“ 嗯哼。”新
娘子 得 意 地 点
点头，“我早就
看上你了 。只是
我深 知 你 们 男
人的 心 理——
不喜 欢 送 上
门的。”

“ 其 实 ，
追男 人 还 不 简
单，我 只 是 略
施小计！”新娘
子补 充 道 。

新郎
张大 了 嘴 ，
接着 又 笑
了起来 。

婚姻

运行 需及 时 “杀毒”
白琪

一对 和 谐 的
夫妻 ，彼 此在婚姻 中 都 会 变得

越来 越温 柔 ，善解 人 意 ，各 自 的 优 点 也 会 淋
漓尽 致 地 发 挥 出 来 ，有 时 可 能 感 染 过 “病
毒”，但 因 为 “杀 毒 ”及时 ，婚姻 之 舟 往往
能顺风扬 帆 ，正常 运 行 。

另一类 夫妻就正好相 反 ，他们在婚 姻 中 互
相激 发缺 点 ，彼 此的
优点却 日 渐萎缩 。他
们常 常 抱 怨 对 方 ：
“ 你 怎 么 会 这 样 ？”

“ 你再也不像从前 的你了！”这样的 夫妻 ，肯定是
婚姻运行 中 感染了 “病毒”，若 不及时 “杀毒”，婚
姻之舟就会越来越偏离航向 ，最后必然 导致婚
姻系统瘫痪 ，出 现 “死机”。

婚姻运行 中 的 “病 毒”，较常 见的 是吝啬
表扬 ，而 以挑剔 对方 为 乐 。如果对 方犯 了 点小
错，就迫不及待 地 “挑刺”。相反 ，即 使对方
做了 一件非常令人 感动的事 ，也 只 是说一句 不
冷不热的 “还可 以”，似乎说一句 赞扬的话 ，
就会让 自 己失 去 什么 。久而久之 ，一方丧失 了

表现 自 己 的
积极性 ，另
一方 除 了 不
满，当 然就只
有抱怨了 。

此外 ，缺
乏信任 也是婚
姻运行中的常

见“病毒”。对伴侣
的言行总是提 出 疑
问，很 多 时候夫妻交谈

像是法官和律师的对话 。缺乏信任使双方无法建
立亲 密的信赖关 系 ，这样的婚姻 当 然会使彼此都
缺乏安全感 。

因此 ，在 婚 姻 的 运 行 中 ，一 旦 出 现 “病
毒”，就应及 时地启 动 “杀 毒”程 序 ，将 “病
毒”及 时地消 除 。当 然 ，定 期检 查 “病毒”，
定期 “杀 毒”也 是一个 好办 法 ，比 如 夫 妻间经

常

推心 置 腹 地
交流 、沟通 ，经
常地赞 美 对方 ，鼓励 对 方
等等 。只有这样 ，婚姻的运行才能健
康、平稳 ，并且生机盎然 。

昨夜 ，梦 中 又 想 起 了 母 亲
□ 文/姬敏

母亲走完了她的人生路 ，我和晚辈痛
哭流涕 ，悲痛欲绝 ，老幼邻居 也纷纷来 为
她送行 。过去曾和 母亲 一块晒太阳的老伙
伴们失声哽咽：“这么快 ，说走就走了。”

在母亲长逝的 14年 中 ，我时常梦见
她，因 为她对生活付 出 的太 多太多了。

昨夜 ，我又梦到了母亲 。
依稀是旧 日 的家 门 ，依稀是旧 日 的

院落 。
朦胧中 ，看到微闭枯陷双眼的母亲 ，背

脊似乎不很舒服 ，我谨慎地扶起母亲坐着 ，
随手取了个棉质垫褥 ，垫在母亲的腰际 ，我
用双手轻轻捶摩母亲酸痛的肩胛 ，母亲的
手脚 ，似乎有点麻痹 。我取过一床薄而软的
棉被 ，盖在母亲身上 。

朦胧中 ，母亲的 牙齿仿佛都已脱落 ，
她不能 直接去咬 食咀嚼 食物 ，我找了 许
久，方弄来一杯果汁 ，果汁内添加了 一些
人参汤 ，听说老年人吃人参汤可延年 。我
用汤匙一匙一匙喂给母亲吃 ，有一滴汤汁
滴落到母亲颊旁 ，我怕母亲感到难受 ，连

忙用手 巾 浸过温 水 ，拭净滴落到母亲颊旁
的那滴 汤汁 。

母亲该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了 ，还在守
着一个孤寂的院落 ，撑持一个衰败破落了
的家门 。

母亲 的 身 世是在我稍 稍长 大 时 ，才
从本家 长 辈 的 口 中 陆续 听 到 的 ，母亲 的
娘家 姓 戴 ，从小她 没 有 名 字 ，不
到一 岁 时 ，便 父母双 亡 ，于是便
送给其姑家抚 养长 大 ，后改姓 ，
17岁 嫁 给 我 父 亲 ，于 是就变成
了姬任 氏 。

母亲从小聪明贤慧 ，做一手
好针线活 ，四邻五舍 、亲朋好友比她辈份
大的 、小的 ，只要家里有 了红 白 喜事 ，都到
我家 ，四姐长 、四妹短的求她帮忙 ，母亲好
说话 ，有求必应。尤其母亲给我们做的衣
服、鞋子很是合适 ，那时候 ，农村没有 电
灯，一到晚上 ，我和弟妹 就钻进被窝 ，听母
亲在油灯下讲故事 ，母亲讲的最 多的是拉
壮丁 、闹饥荒 、牛郎与织女……。漫漫 冬

夜，母亲一边讲 ，一边做活 儿 ，还不时拿针
拨一拨灯花 ，待我们一觉醒来时 看见母亲
还在灯下牵针引 线缝补衣服 ，灯光里闪烁
着母亲那慈祥的脸庞 。

因我从小好学 ，父母咬牙供我上学 ，
在我读小学一年级时 ，品学兼优 ，班上有
四名同学批准加入少先队 ，我也是其中的

一个 ，这对我来说 ，当时是多么光荣的 一
件事 ，幼小的心灵燃起了对未来无限希望
的火花 。放学 回 家 后便高 兴地告诉了 母
亲，并要三毛钱买红领 巾 。三毛钱 ，现我四
岁的孙子都不屑一顾 ，而对当时的我和我
家并不是一个小数 ，三毛钱 ，也许是家 里
好几天的盐和灯油钱。母亲满面愁容的告
诉我 ，孩子 ，咱家现在实在拿不出钱 ，要

不，给老师说说 ，咱下一批再加入吧 ，我委
屈得 大哭起来 ，父亲看到这情况生气地打
了我两巴掌后也流泪 。回校后 ，我把情况
告诉了老师 ，老师看了看我 ，便从抽屈 里
拿出 一条 稍 旧 却洗得干干净净的红领 巾
递给我 ，我知道这条领 巾 是作为少先队辅
导员老师 自 己的 ，我感激地向老师深深鞠

了一躬 。从此 ，我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组
织，这条红领 巾 ，我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，迭
得平平展展 ，上学时 ，就戴着它 。我爱这
条红领 巾 ，就像爱我的生命一样 ，把它珍
藏了 许久许久……

母亲珍惜粮食 ，剩下的饭菜下顿继续
热着吃 ，孩子们撒了 饭菜 ，她要捡起来吃
掉，我埋怨说那不卫生 ，她不在乎地说 “不

干不净 ，吃了不生病”。
虽然母亲不识字 ，但对孩子管教很严 ，

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。我们兄弟姐妹
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体会 ，一旦在外面与
其他孩子打架吵嘴 ，即使再有理 、再委屈 ，
也不轻易向母亲说 ，不然定会招来严厉责
罚，她只认一个理，“一只巴掌拍不响”。母

亲平生对明抢暗偷 、歪门邪道是深恶
痛绝的 ，经常告诫我们 “小时偷针 ，长
大偷金”、“小孔不补 ，大孔尺五”，绝不
允许我们沾别人便宜 。小时候 ，家境贫
困，我们看到人家孩子穿新衣服 ，难免
有点自卑，这时候母亲总是深情地对

我们说 “别人不会笑你衣服旧 ，只会笑你衣
服脏。”这与 当今社会某些人所谓 “笑贫不
笑娼”的论调 ，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。

在以后的 日 子里 ，我感受更深的还是
母亲的爱 。上学了 ，母亲对我说 “孩子 ，要
好好念 ，将来做个有 出息的人 ”话语不多 ，
但我深感母亲 的 苦心，1960年 国 家遇到
困难时 ，我参加了工作 ，那时 ，家里仅有一

小缸玉米糁和半缸杂粮面 ，离家那天 ，母
亲起得很 早 ，我打点行装时 ，发现挎包里
放着 几块锅盔 ，母亲说 ，这是昨晚给你烙
的，听说参加工作的人粮也不够吃 ，我背
着行李 出 了家门 ，母亲送我到村头的沟塄
边，我愈走愈远 ，回头后望 ，在朦胧中 仍看
见母亲隐隐约约的身影 ，我不由 自 主地流
下了 泪水 ，我的视线模糊了 。

母亲走了 ，但在陪伴我们长大的过程
中，她的那些 “真理”却在我们的记忆里留
下烙印 ，启示我们怎样在困境中 生活 ，如
何保持做人的本色 。

母亲走了 ，在此一段悠长的 岁 月 里 ，
除了不时睡中梦到母亲 ，平 日 母子之间信
息渺然 。还有在想象 中 ，母亲必是朝 夕倚
门瞻望 ，从 日 出望到 日 落 ，从 月 出望到 月
圆，企盼她的 儿子早 日 归来 。

母亲走了 ，她以平凡朴实 ，宽厚礼让 ，
任劳任怨 ，勤俭持家的风范走完了她极其
普通的一生 ，留给我们的是做人的美德 ，
让我们享用终生 。


